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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大家大家 小说小说
作为一名严谨、睿智、有独

到见地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诗
词里蕴含有不少经济学现象和
思考，经济思想与哲理诗意相
互交融,构成了他诗词的独有
魅力。厉以宁所写的诗词中，最
早涉及经济学观察的是写于
1949年的《采桑子·湖南芷江
麻缨塘》：“山中原木顺溪下，任
自漂流，搁浅村头，锯锯钉钉成
小舟。渔家拂晓河滩去，撒下鱼
钩，坐待丰收，活鲫泥鳅一满
篓。”以及1950年的《七绝·沅
陵白田头至乌宿途中所见》：

“薄雾青山白田头，小溪汇聚向
东流。村民送客无他物，腊肉熏
鱼茶籽油。”

写《采桑子·湖南芷江麻缨
塘》这首词的时候厉以宁还不
到19岁，他在途经湖南芷江县
麻缨塘时，便观察到了当地渔
民伐木造舟、晓出捕捞的辛劳
场景。写《七绝·沅陵白田头至
乌宿途中所见》这首诗的时候
厉以宁也还不到20岁，但他行
路途中目光所及，就已对当地
的村容村貌、民风民俗和地方
特产有了细微观察。这些早期
的思考和观察习惯，同他此后
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社会实践、
下放劳动、教学经历等相结合，
就映射到了他治学讲学的各个
方面。特别是在担任全国人大
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30年
里，随着他调研考察足迹的拓
展，对经济社会观察分析的深
刻，对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他的诗词创作里更多融进了对
经济现象的关照和思考。下面，
我就从厉以宁在政协履职期间
所写的诗词里，选出7首我所
见证过的诗词，来评析其中所
涉及的经济学元素和思考。

其一，写于2007年的《长
相思·汕头海边所见》：

岛上春，滩上春，斗笠遮阳
赶海人，欢歌情意真。

鱼满盘，贝满盆，快速蹬车
转后村，云来天渐昏。

2007年初春，厉以宁带队
到广东调研，早起在汕头海边见到渔民赶海，看
着朝霞变幻下波平浪静的海滩、熙熙攘攘的人
群，感受着渔民捕捞的收获和紧张的劳作节奏，
不由得为勤劳的人们所感动。厉以宁认为，海洋
是资源的宝库，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加快实现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之一。海洋旅游、远洋
捕捞、海水养殖等都是海洋经济的一部分，要向
海开放、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海洋产业，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
体系和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要向海洋
要食物，依靠海洋致富，通过“靠海吃海”，让渔
民的腰包“鼓起来”，让渔民富起来。

其二，写于2011年的《秋波媚·山东沂水姚
店子镇，考察农村金融新变化》：

农家缺钱自彷徨，有苦找谁帮？春耕在即，
肥料无着，购种无方。

忽闻镇上新开设，合作小银行，公平利率，
不需抵押，信用为王。

2011年7月，厉以宁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
会“农村金融与小城镇建设”专题组赴山东调
研。在山东临沂市的姚店子镇，调研组详细考察
了齐商村镇银行、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等的运营
情况。厉以宁认为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农村金
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
产品单一，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差异化的需求。而
农村金融问题不解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
转型发展就很难。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要有金融
支持，除了化肥、农药和种子外，在农机设施、农
业科技应用等方面，也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做后
盾。只有完善的金融服务、创新的金融产品，才
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金融需求，从而促进农
业现代化发展。姚店子镇的合作小银行等，让厉
以宁看到了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的探索方向。

其三，写于2012年的《踏莎行·第七次贵州
毕节市扶贫有感》：

积雪消融，山林甦醒，纵横百里黄花影。杜
鹃绽放漫坡红，春风已过乌蒙岭。

村镇繁荣，家和院静，财源畅通无他径。艰
辛创业信为先，人人学艺开新境。

厉以宁自2003年开始担任贵州毕节市试
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2009年改任贵州毕节试
验区总顾问，至2012年为止，先后7次到毕节
市各县区进行调研，10年间足迹遍及毕节的角
角落落。厉以宁对毕节极有感情，除了积极为毕
节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言和出谋划策外，还从
2004年开始在他担任院长的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对毕节副县级以上干部进行培训，并带
头为毕节教育事业的发展捐款捐物。在社会各
界的大力帮扶和毕节人的努力奋斗下，毕节已
完全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2012年
2月底，厉以宁第七次带队到毕节调研扶贫，看
到毕节蒸蒸日上的发展面貌，厉以宁心情大好，
挥笔写下了这首词，勉励当地民众坚持创业为
先、诚信为本，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争取人人都
能学得新技能、新本领，从而使每个人都能有就
业、致富和人生出彩的机会。

其四，写于2015年的《朝中措·三到福建晋
江石狮镇》：

当年遍地小摊铺，夫妇街头唤：鞋帽披肩尽
有，新裙正在中途。

任君挑选，买方还价，不亦忙乎！二十九年
过去，果然初展鸿图。

石狮镇，乃至今天的石狮市，历史上曾经都
属于福建晋江县（今晋江市）。1987年底，国务
院批准将晋江县的石狮、蚶江、永宁三镇和祥芝
乡划出设置石狮市，为省辖县级市，石狮和晋江
由此从隶属关系，变成了平级关系，并作为福建
省综合改革试验区。福建经济总量最高的是泉

州，而泉州乃至福建经济总量最
高的县（县级市）是晋江市，排在
第二位的就是石狮市。厉以宁第
一次到石狮镇的时候，石狮镇还
隶属于晋江县，因此他 2015年
到石狮镇时，出于习惯仍称其为
晋江石狮镇。上世纪80年代，石
狮镇就以服装款式新颖、种类齐
全而成为全国有名的服装市场。
但厉以宁初到石狮镇的时候见
到的还多是石板路、尘土路和街
头的小地摊、沿街叫卖的小商
贩，所以当年厉以宁就有一个愿
望，希望石狮镇能成为泉州、福
建乃至全国有名的商贸之地、服
装之都。29年之后三到石狮镇
时，他很高兴地看到了石狮镇已
经实现了他当年的愿望，商业兴
旺、客商云集，民营经济发达，具
有很高的商业活力与经济实力，
未来更大发展可期。

其五，写于2015年的《采桑
子·辽宁凌源农村新气象》：

多年致富无良策，坡上开
荒，终日空茫，青壮离家不返乡。

自从推广花棚后，路路清
香，岁岁余粮，创业农民尽小康。

2015 年 8月厉以宁带领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贫困地区可
持续发展”专题组在辽宁调研，
在深入凌源市的乡村调研时，调
研组了解到当地不少村民致力
于大棚养花、大棚种菜，建大棚
的资金靠信贷，营销靠合作组
织，一改过去的贫困面貌。厉以
宁认为，幸福生活都是靠摸索干
出来的，农村的致富问题比较复
杂，既要确保国家粮食供给安
全，又要确保农民收入增长，让
农民愿意种地、愿意种粮，在实
际操作中还是需要加强政策引
导和鼓励的。凌源市的一些农村
在种粮之余，通过发展大棚经济
增加了收入，一些青壮年劳力也
从城市回流到家乡创业，基本做
到了乡村花香美、粮食产量丰、
农民收入涨、大众创业忙，为贫
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了一
条可资借鉴的道路。

其六，写于2016年的《踏莎
行·再到广东湛江》：

阵阵清风，琴弦自弄，园林再到谁迎送？导游
已换几批人，菠萝的海齐传颂。

漂洗珍珠，莫教手冻，尽心挑选名声重。喜见
中外客商来，全球珠市原非梦。

2016 年厉以宁率队到湛江调研，距离他
2002年第一次到湛江考察，已有14年。前一次在
湛江调研，给厉以宁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湛江的两
大特产：一个是湛江徐闻县大面积种植的菠萝，其
面积及产量均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由于徐闻县
自身所处雷州半岛的独特地理位置，阳光雨量充
沛，再加上火山熔岩风化后形成的红土壤，产出的
菠萝具有甜酸爽口、清脆多汁等特性，很受顾客欢
迎。厉以宁在参观菠萝种植地时脱口而出了“菠萝
的海”四个字，并在此后的政协会议中、北大课堂
上和论坛演讲、接受媒体采访时频频提及，从此这
四个字便很快响彻全国，成了湛江菠萝产区一个
响亮的名号和广告词。另一个是湛江产的高品质
珍珠。珍珠按产地分为西珠、东珠和南珠。西珠主
要产于西欧和地中海一带，东珠主要产于日本、朝
鲜，南珠则主要产于中国的湛江、北海和海南等
地。其中湛江因其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养育出来的
珍珠粒大、圆润、细腻、色彩瑰丽，堪称珍珠中的佼
佼者。厉以宁很希望湛江的菠萝和珍珠能做大做
强，在与当地的官员、果农、珍珠养殖户等座谈交
流时，他专门提到了要做出规模、做出品牌、做出
效益的努力方向。如今14年过去，再来湛江，厉以
宁很高兴地看到了当初的两大愿望都已实现，于
是欣然写下了这首《踏莎行·再到广东湛江》。

其七，写于2017年的《鹧鸪天·〈厉以宁诗词
全集〉整理完毕，有感而作》：

独坐书斋天地宽，推窗始觉在人间。山头新月
匆匆去，留下青松夜夜寒。

挥笔易，治贫难，几家愁苦几家欢。诗词岂止
闲情诉，广厦城乡大众安。

2017年 8月初，历经两年时间，厉以宁终于
将个人诗词整理完毕。当时已是深夜，万籁俱寂，
远望新月从香山顶上滑落不见，低头再看桌上堆
积如山的诗稿，方觉做学问之难、写诗词之不易，

“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时代的进
步、发展和变革，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需要
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等方
面不断推进与探索。“化身红烛守书斋，照见窗前
桃李已成材”，这就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那一代学
人的情怀和写照。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亲历者和
参与者，厉以宁在经济发展和教书育人方面作出
了自己的突出贡献，但他仍然感到在推进精准扶
贫、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希望后来者能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厉以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他
的诗词既是个人过往的经历，也是他对人生的沉
思，还是他对经济社会现象的关照。1400多首诗
词，横越了70年岁月。它们既是厉以宁70年来个
人经历的写照，也是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
展变迁的缩影。可以说，厉以宁诗词既是一部中国
学人的奋斗史、创新史、报国史，也是一部国家走
向富裕富强、人民走向幸福安康的命运交响曲。厉
以宁的诗词，以其清新凝练、贴近生活的语言，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的意境，有责任有情怀有担当的
学者情怀，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画卷，描绘了一段历
史，展现了何为学通古今中外，回答了何为刻苦、
努力和勤奋。厉以宁诗词中的经济学关照，也是一
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它有助于把中国介绍给世
界，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作者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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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心”带到了三河

最难忘1990年4月，泃河水涨，柳絮纷
飞。为寻访浩然的踪迹，我来到了河北三河
县，和浩然老师一起度过了几天在他看来平平
常常，而于我却难以忘怀的日子。

若干年前，浩然带着女儿住在通县埋头写
作《苍生》时，我就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我
向报社一位家也在通县的同事打听浩然家怎么
走，这位同事说：“嗨，你到了县城街口，找
岗楼里的警察一问，谁都能领你到他家，业余
作者找他的，多啦！”

这次到三河，倒印证了那位同事的话。
“噢，找浩然啊，往前到路口拐弯，再往西就
是。”三河人热情地把我引到了浩然的“泥土
巢”。

“姑父，来客人啦！”朝屋里喊话的是浩然
妻子的一个娘家侄女，她住在这儿帮着照顾久
病卧床的姑姑，腾出手来也帮浩然取报纸、拿
信件。

正在和几位乡村干部交谈的浩然迎了出
来。他，中等身材，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刻在了
他那仍留着寸头的国字脸上，鬓角两边已分明
出现了缕缕银丝，只是那双深邃而有神的眼
睛，是一位充满旺盛创作力的作家所特有的。

显然，那几位村干部的话还没说完，一位
岁数稍大点的，把浩然拉到一边“咬起耳朵”
来，浩然认真地听着。那情景，我下乡采访时
常见到。不用说，浩然已经进入角色了。

正好，我可以好好打量打量这间“泥土
巢”了。几间平房，是他担任了县政协名誉主
席以后县政府专门为他盖的。东边一间是卧
室，和浩然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患病躺在
床上已一年多了；中间比较宽敞的，是浩然的
会客室，乡村干部谈工作，业余作者谈稿子，
都在这儿；靠西头的一间是专供浩然写作用
的，写字台上四面八方的来信分拣成几摞，堆
得满满的，铺开的稿纸上，是作家那熟悉的字
迹。看来，由于不断有人来打扰，他的写作只
能这样断断续续。

书，是作家辛勤耕耘的最终产品；书，是
作家漫长创作生涯的浓缩。我的目光不由地停
留在占满一面墙的四个大书柜上。浩然拉开布
帷，打开书柜，拣出几本给我看，有的是世界
名著，有的是已绝版的旧书，经他重新修整并
包上了新皮儿，扉页上大都有浩然的签名和购

书日期。还有一部分是我国和世界上的一些著
名作家、专家学者送给浩然的赠书，相当
珍贵。

作为一个也写过点东西的业余作者，我最
理解，一个作家珍存的，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写
的书。“泥土巢”的书柜里，竟摆着浩然1958
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摆着他
1960年代的成名作《艳阳天》，摆着1970年
代的《金光大道》和1980年代的代表作《苍
生》，以及日本、法国、美国、朝鲜等翻译出
版的他的著作译本。

50多本书——浩然的 50多个“孩子”，
他都随身带来了。浩然把自己的“心”带
到了。

“姑父，来客人啦”

“姑父，来客人啦！”内侄女又在招呼来
人。我住在浩然这儿，每天至少要听到五六回
这个声音。有时晚上九十点钟了，也会忽然响
起一声：“姑父，来客人啦！”

这天清晨，蓟县、平谷的业余作者来了。
此时，只有我知道，他们的浩然老师刚刚为妻
子梳洗过，然后做了煎鸡蛋、煮牛奶，看着妻
子吃下。书桌上，他匆匆给延庆县业余作者孟
广臣的信刚写到一半。那是几天前在一次领导
召集的座谈会上，浩然替这位长期在农村坚持
业余创作的农民作者呼吁，引起了领导同志的
关注，有关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浩然从北京
回来连夜就给孟广臣写信，信刚开了头，被老
伴的病缠住，又搁下了。

多少年来，浩然已养成一个习惯，他无论
外出开会，还是到哪儿深入生活，除了洗漱用
具外，身边总要带上一堆全国各地业余作者寄
给他的稿子，途中乘车、午间小休、晚上临睡
前那点工夫都要挑选出几篇来看。

一个叫陈绍谦的年轻业余作者，患先天
性心脏病，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他写信给浩
然，诉说了心中的苦闷和绝望。信几经辗
转，到了浩然手里。第二天，当这位农村青
年崇拜已久的著名作家出现在自己面前时，
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浩然抹着额
头的汗水，微笑着告诉他：“我一溜小跑，找
到你家来了。”

以后，陈绍谦按照浩然老师的话去做，一
边读文学书籍，一边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不
断地练笔，终于写出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

《灾后》。浩然读到这篇稿
子，立即推荐给北京的一家
刊物。稿子被退回来了，浩
然又挂号寄给上海的一家文
艺期刊，又被客气地退回
了。第三次又寄出去，两个
多月不见回音，稿子也找不
回来了。

浩然写信给小陈，热情
肯定了这篇习作写得好，要
他把原稿再寄来。浩然把
《灾后》的原稿拿给女儿春
水看，“写得怎么样？喜欢
吗？”春水正在大学中文系
进修，她读后由衷地说：

“嗯，不错，喜欢。”浩然一
笑说：“那劳驾了，你给抄
写一份吧。”春水对爸爸的

话从没说过不字，她认真抄写了这篇小说。
浩然留下原稿，将抄写的稿子第四次寄给

了辽宁的《庄稼人》杂志。陈绍谦的处女作就
这样终于发表了。我跟春水谈起这事时，春水
说：“爸也给人抄过稿子，我看他大段大段为业
余作者誊稿子时，心疼，就帮他抄呗。我写了
一篇儿童故事，他说过不错，可一年多了他也
不理茬儿。那天我悄悄翻了翻他专门存别人稿
子的小柜，我那篇还排在好几篇来稿后边呢，
他忘了。”

浩然来到三河，原打算“深入生活、埋头苦
写”，尽量避开干扰，准备完成他的第二部自传
体长篇小说《活泉》。可作为一个三河人，一个
三河县的基层干部，三河的各项事业都引起他的
关注，尤其是三河县群众文化工作比较薄弱，业
余创作队伍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的现状，更不能
不牵动着他的心。他办讲座，亲自授课，修改大
量业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的稿件，从中发现可培
养、扶植的苗子。他的宏愿是，以三河县为基
地，以《苍生文学》为龙头，带动起河北香河、
大厂，天津宝坻、蓟县和北京郊区的顺义、平
谷、通县、怀柔、密云等县，在不久的将来，看
到社会主义农村文学事业的振兴和繁荣。

“姑父，来客人啦！”
我看看表，晚上9点半已过了，我劝他让来

人把稿子留下算了，今天太累了。浩然说：“马
伸桥的，骑车跑了几十里，得见。”

深夜，我和浩然一起送客人出门。一位业余
作者忽然拉住我的手，问：“为什么像浩然老师
这样的作家，现在这么少呢？”

我和浩然都一时语塞。

“写农民，为农民写”

我住在“泥土巢”采访浩然的那几天，遇到
了“倒春寒”，气温骤然间下降。不知是我传上
了浩然，还是浩然传上了我，我俩都感冒了。我
拿出随身带的“感冒通”，有药同吃。我们一人
披了一条毯子，觉得暖和多了。

浩然真诚地说：“我是个说过错话，办过错
事，也写过错文章的人。但我始终没有毁灭，没
有沉沦，因为人民托住了我，保护了我。迷惑的
时候，他们提醒我；困难的时候，乡亲们理解
我。记得顺义的一位房东大嫂曾托人送来一篮子
鸡蛋，并捎话给我：‘千万不要想不开，现今我
的孩子大了，日子宽绰了，城里住得憋闷，就回
家来，我们养得起你，养着你一本一本地写
书。’那时，我暗暗跟自己说，‘写农民，为农民
写’，我要把这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
拿不起笔的时候为止。忘了农民，就意味着忘了
本，就表示伤了根，就会导致艺术生命的衰亡。
我不该这样做，不敢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浩然动情了。
他说，我们去看看老人吧。于是我跟着他朝

段甲岭敬老院走去。他带去了平生第一次得到的
重奖——长篇小说 《苍生》 的全部奖金 1500
元，那年头用这笔钱可以为孤寡老人、残疾人每
人做一身新衣裳。他嘱咐敬老院的院长，不要买
现成的，要请裁缝专门来一个一个地量尺寸，要
让老人们舒心。他还给每位购买了一台收音机，
让老人们听听戏曲和故事。

太阳升起来了，浩然和老人们说着、笑着。
浩然老师，岁月尘封不了你的名字！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市杂

文学会秘书长）

浩然：岁月尘封不了他的名字（下）

李培禹

他是个硬汉，在我心里，他还是一座大
山，刚直不阿，坚韧不拔，他是我的爸爸。
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潜伏》，边看边想到了
我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他也曾不顾个人安
危，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不满 18
岁的父亲开始与我党地下工作同志有了接
触，深受共产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太原
进山中学，父亲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和地下
工作同志一起开展“青年读书会”活动，并
成为“投枪社”这个党的地下外围组织的重
要成员。1947 年，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成为地下工作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不久
由于有人告密，父亲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
守党的机密，抵抗住了敌人的一次次审讯，
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由于敌人并不清楚父亲
的真实身份，父亲有幸活着出来了。出狱后
组织上从他的安全及工作需要考虑，1948年
派父亲和我母亲到了北平。父亲在北平建立
起党的联络点，负责收集情报，然后辗转送
到解放区、送到前线指挥部，为太原的解放
发挥了重要作用。

父亲在世时常说，当年与他一起战斗在情
报战线的同志们、战友们，在太原解放前夕遭
到敌人逮捕和杀害，由于组织上让他转赴北
平，之后又去了解放区，他才得以活了下来，
而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为党的事业、为新中国
牺牲了的战友们。1949年10月1日，父亲作
为华北大学学员参加了天安门开国大典。父亲
看着天安门广场红色海洋般舞动的旗帜，不由
得想起了那些熟悉的面庞——已经被敌人杀害

的年轻生命。父亲说：红旗上浸染着这些烈士
的鲜血，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使我永远
不忘烈士们的初心!

父亲一辈子就是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在拼命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组织上
选派父亲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问过爸爸，如果从个人爱好出发，你想搞什
么专业？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文学。他在中
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诗歌、文章了。但是喜欢
文学的父亲，当国家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
才时，却毫不犹豫地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
究作为了自己的毕生事业。作为中国人民大学
首届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父亲留校任教。他从
最初对政治经济学完全不了解，成为全国享有
盛名的政治经济学专家、《资本论》专家。爸
爸说，只要努力付出、比别人多十倍的付出，
什么事情都能干好。小时候，爸爸给我们的印
象就是伏案工作，总在写啊写。他在家时，让
我们看到的总是一个趴在桌子上的背影。

为了阐释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把理论与中
国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深入思考现实问
题。爸爸80岁了、90岁了，手中的笔仍在不
停地写，每年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不断著书
立说。他说，搞研究要做到“四严”：严肃的
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学风、严密的论
证。父亲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资本
论基本理论的研究。每个星期他要和博士生一
起讨论学术问题，90岁以后，爸爸走路困难
了，于是他就把博士生们叫到家里上课，讲自
己理论上的见解，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他在

各种学术场合呼吁要搞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教学工作。父亲写过很多部高校教材，有的堪称
全国经典教材，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一代代年轻
人。父亲生前把获得的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
学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全部捐出，设立基金，
专门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才培养、教
学研究。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长年的伏案工作使爸
爸腰椎弯曲变形，疼得厉害，于是他躺在床上，
弄个纸板放在胸前，继续撰写理论文章。他在精
神好的时候，就起来在桌子上写。他需要在背后
放个厚厚的大靠垫，支撑坐着。实在坐不住了，
再躺下写。天好时我想推他下楼晒晒太阳，他时
常表示不去了吧，因为90多岁的父亲觉得那样
太耽误他写作、看书的时间了。这可能是今天许
多年轻人无法体会到的。爸爸对国家发展和民族
强大的使命感，以及来自怀念战友们的责任感，
支撑着他不停息地工作。

2019年 9月，父亲被授予“人民教育家”
国家荣誉称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颁授奖章。同时，父亲获得了中宣部
等九个部门联合颁发的“最美奋斗者”荣誉称
号。然而爸爸此时却病倒了。当我们告诉爸爸这
些消息时，他躺在医院病床上，微微点点头，显
得十分平静。那一刻让我真实地感受到，父亲的
一生都是属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卫兴华——
爸爸自己起的这个名字，一直激励着他为振兴中
华，为党的教育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心中的伟岸
——怀念父亲卫兴华

卫灵

人生人生人生 撷英撷英

作者作者（（左左））与浩然在河北三河农村与浩然在河北三河农村


